
提要：
林君在外面吃了点儿简餐，

到了办公室已经是7点多了，偌大
的办公室就她一个人，穿过走廊
的时候，高跟鞋哒哒的声音听来
都有回响。林君来到自己的办公
室，打开了灯就看到桌上是一叠
叠的广告设计图等着她处理。她
长叹一声坐了下来。

这位深居简出，似乎除了教
学不关心任何事情的中年女教
师，几乎以为自己已经被这个世
界遗忘了，但是，突然之间，她十
多年的宁静被打破了，只是这
时，她还没有意识到会发生什
么。

当然，这件事同样是胡迁的
安排。

在这一天中，陆虎城亲自披
挂上阵，与他最重要的盟友胡迁
紧密配合，为迎接工作组的到来
大做准备。当然，他那些或明或
暗的对手们，也绝没有浪费这段

时间。叶杨不用说，卢长贵在这
一天里，打了几十个电话，跟他
认为应该接触的人进行了电话
沟通，在隐隐约约的试探中分辨
敌我，同时寻找自己出击的方
向。

第二天上午，云州市人大主
任卢长贵在办公室接到了市中
区区长官为民的电话。

官为民一开口就是亲热的
几声老领导，卢长贵虽然不会吃
他这一套，但这定下了整个通话
的基调。问候完后，市中区区长
邀请他出席锦绣商业园区正式
启动一周年庆典并担任主持人。

“怎么说，锦绣园区也是老领导
您的孩子。这个庆典，您是最有
资 格 来 主 持 和 享受这 份 荣 誉
的。”

当卢长贵问到市委书记和
市长时，官为民早准备好了说
辞：“蔡书记躺在病床上，最近还
要动一次手术；陆市长嘛，呵呵，
在您老领导面前，我也不敢藏着
掖着，就实话实说吧，这两天都
在传，他怕是有点儿麻烦。我征
求过他的意见，他只说不出席，
不知道是为了避嫌还是什么的，
所以，只好麻烦老领导您出来镇
镇堂子。如果这个庆典，连您都
不抻这个头，别人还以为云州的
头面人物全军覆没，或者认为老
领导在这个项目上也有什么说
不清，心中有鬼。”

这番话有捧有挤，夹枪带
棒，卢长贵一时间有些发怔，似
乎是听着舒服，又似乎挖着坑让
他往下跳，他的大脑开始高速运
转。

首先，这位一口一个老领导
的市中区区长，并非像听起来那
样对他尊敬和忠诚——— 否则昨
天他就把其列入通话召见的名
单了。那么，这位实权在握、心气
高傲的区长突然找上门来，而且
曲意逢迎，只有一种解释，现在

需要他，或者说是想利用他。
还有，锦绣商业园区现在是

陆虎城一手抓的项目，也是市里
的重点工程，什么时候轮到市中
区来抢功劳了？没有陆虎城的指
使，官为民敢自作主张跳到前台
来搞什么庆典？那么，陆虎城让
官为民出面来请他，又是什么意
思呢？

他平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数十年的宦海历练，他已经能够
克制自己，心平气和地换个角度
来想，这个舞台不管是谁搭的，
想用来做什么，他只清楚自己能
够在上面表达自己的政治意图
就行了。虽然他被人利用了，但
是同时，他也在利用对方，利用
这个舞台。

还有一个问题。他这时候出
场，似乎有些过早，或者应该等
叶杨和陆虎城首先交交手再说，
如果能够两败俱伤那固然最好，
但是，那时候未必还有这样的舞
台。自己抢先登场也有一个好
处，就是能够形成一种势，能够
先声夺人，在某些时候，能够影
响很大一批观望的人，有助于自

己力量的重新凝聚。对于一位已
经差不多失去了基本战斗队伍
的领导者来说，这一点尤其重
要。

在经过了认真的考虑和分
析后，人大主任接受了市中区区
长的恳请。

胡迁接到官为民的反馈电
话后，并没有多少得意。一切都
似乎是必然的结果，任何事情只
要经过他和陆虎城的周密计划，
很少偏离他们设计的轨道，卢长
贵只有乖乖就范，他们总是这样
谋定而动，一击而中。

他客气地表示了感谢，然
后挂了电话。他们之间用不着
多说，不仅是因为锦绣商业园
区中有这位区长的政治利益和
经济利益，最重要的是，只要陆
虎城还是云州市市长，在跟这
些官员的力量对比中，就拥有
绝对优势。于是他做了一个决
定，让自己的儿子，大千的接班
人胡中正去给卢忠布一个不大
不小的陷阱。

提要：
长津湖是位于朝鲜平壤东北

部狼林山脉与赴战岭山脉之间的
一处人工湖泊，由发源于黄草岭一
带崇山峻岭之中的长津江向北流
淌，在柳潭里与下碣隅里之间汇集
而成，一路向北注入鸭绿江，成为
鸭绿江上游最大的一条支流。

提要：
这天晚上，还发生一件看

起来毫不出奇的小事。云州五
中一位叫孟涵的化学教师，她
的一位远房表亲突然前来拜访
她，请她帮忙办一件小事。

美联社随军记者詹姆斯·爱德
华的《前线日记》对此有十分详尽
的记述：

楷文：长津湖地区是北韩北部
最为苦寒的山区，平均海拔在1000

至2000米之间，林木茂盛，山高路
险，村镇寥落，人烟稀少，满目一片
荒凉贫瘠。每年一到冬季，来自西伯
利亚的寒流顺着狼林山脉与赴战岭
山脉之间的峡谷直达长津湖并向南
涌向咸兴和元山港附近的日本海，
气温往往在零下摄氏三四十度。雪
寒岭，荒山岭，黄草岭，死鹰岭……
一个个地名让人不寒而栗。当地的
朝鲜人说，能飞到死鹰岭上的鹰已
是寥寥无几，就算是飞到了死鹰岭
上空，鹰的血液也会凝结，就会拖着
双翅掉到山头，死在岭上。

在距离死鹰岭20余公里的军
指挥所里，张仁清军长神色凝重。
木板拼搭而成的长条形桌子上铺
放着一张美军的作战地图，清晰的
箭头标示出陆战1师向北推进的进
军路线。这条路线从最南面的黄草
岭一路延伸而来，在真兴里一带逐
渐进入长津湖水库地区，经古土
里、下碣隅里、柳潭里一线一直向
北，目标是中朝边境的鸭绿江。依
照图上的标注而看，不仅师团营连
所处的方位非常清楚，行动的时间
节点也明明白白。图上的字都是英
文，但是已经通过了汉字的对照比
较，因而很容易分辨。

张仁清要作战科长给黄天柱
打电话，他们的侦察分队缴获了美

军如此重要的作战地图，应给予其
嘉奖或记功。

与此同时，黄天柱却在大发雷
霆。吴铁锤的侦察小分队同美国人
的陆战1师在长津湖畔打响了第一
枪，这本在他的预料之内、但同时
又是他不情愿发生的事情。前卫营
前卫团报上来的情况是发生了与
美国人的遭遇战，是一场短兵相接
的战斗，好像是万不得已，身不由
己，不得已而为之，然而依据他对
于吴铁锤的一贯了解和战斗人员
不自觉的表白，他就知道吴铁锤这
家伙肯定搞了什么名堂。缴获不
少，伤亡也不算大，两人负伤一人
阵亡换取美国人七具尸体的战果
当然值得一说，但令黄天柱最为担
心的却在于可能因此暴露目标，暴
露他们九兵团在长津湖地区围歼
陆战1师的战役企图。

黄天柱对向修远说：“通报，处
分，一定不能饶了这小子。”

向修远说：“打也打过了，通报
处分还有什么用？”

“杀鸡给猴看，下不为例。”黄
天柱背着两手在山洞里走来走去。

向修远笑道：“谁是猴谁是鸡
呢？打他一家伙，摸摸美国人的底
数，说不定是个好事。”

“我反反复复敲打过他，”黄天
柱余怒未息，“一定不能给我捅娄
子。怎么样？还是捅了娄子吧？”

向修远说：“也不一定是捅娄
子，我看美国人这个作战地图很有
价值。”

那一床完好无损的鸭绒睡袋
送给了军长张仁清，剩下的一件兜
头大衣穿在了黄天柱身上。当然，
最为重要的缴获还是陆战1师的作
战地图。军长张仁清有言在先，给
予参战人员嘉奖或是记功。黄天柱
对向修远说：“奖什么奖？不处分他
吴铁锤就算不错了。功过相抵，互
不赊帐。”

欧阳云逸只字未提这个所谓
的“遭遇战”是否该打，也没有询问
或者埋怨任何人。遭遇的敌人显然
是陆战1师，这一点已毋庸置疑。吴
铁锤做出的决定，不论其正确与否
他都要面对，这是他这个政治教导
员的应有之义。

埋头干了不多久，门忽然被人
推开，看到李欣走了进来，笑着问
她：“我下了班顺路过来，就看到你
这里灯还亮着，怎么，还没忙完？”

林君抬头看看他：“是呀，白天
我请假了，只能晚上来加加班，这些
进度可迟不得。”

李欣对这个办公室的环境可谓
是无比熟悉，一边给自己倒水一边
说：“我说你呀得雇个副手，你就负
责接单子，让那副手管内务，你一个
人可怎么忙得过来。”

林君埋着头道：“话是这样说，
可是这外资公司打份报告要从中国
转到美国，几个月下来，还有可能不
同意，所以就一直拖着，再说，人家
做的东西我总不太放心。现在我觉
得自己还能应付，就先应付着吧。”

李欣笑道：“你就是这性格，马
虎的时候比谁都不在意，遇到了工
作却是比谁都认真，有时，我还真替
你那位唐先生惋惜，娶了个不回家
的女人，嘿，这……”

听了这话林君抬起头道：“你也
别替他惋惜，今天他和他的女秘书
去吃西餐去了，还说定不到位，只能
他们两个人去。”

“哎，这有问题呀，那女秘书是

什么来路？老唐同志可没什么斗争
经验，可别失身呀！”

“瞧你这来劲的，唐鹏那点儿胆
我还不知道吗？”话这么说着，林君
却想起白天那女秘书看自己的眼
神，有点儿来者不善啊。

李欣严肃道：“林君，你可不能
小看这件事，男人的情况我了解，别
以为你跟他厮混了那么多年，你就
了解男人，知道吗，我是男人，我了
解男人的内心世界。”

林君笑了起来：“呦，看起来挺
严重，那我们现在就去捉奸？”

李欣走近林君的桌子，直视着
林君道：“那倒不必，毕竟他们要是
有什么事，我不就更有机会了吗？”

林君不怕别的，就怕李欣说那
些事，更怕他认真，她摆摆手道：

“去，去，去，你先走吧，别打搅我，我
还有好多事要做呢。”

李欣笑道：“你看你，每次一说
到正题你就把我赶走，行，我先走
了，你慢慢工作。”

林君朝他挥手，等李欣的身影
消失在走廊的尽头，林君又开始继
续工作，过了一会儿，她忽然停下了
打键盘的手，朝着着桌上唐鹏的相
片看了看，然后把手机拿到手边，迟
疑了一下，还是放下了。

菜陆陆续续上来了，主菜和甜
品放满了一桌子，唐鹏只是闷头吃
着饭。苏珊却不动刀叉，只在一旁喝
酒。过了半晌，她笑道：“唐鹏，我刚
才是和你开玩笑的，你不会当真了
吧？”

唐鹏喝了口酒，食物下肚，他似
乎也从刚才的那种局促中走了出
来，“哦，我知道，当然是玩笑了。你
也见过林君，这风度、气质，不是我
说，全上海还找不出几个像她这样
的呢。”

苏珊有些不悦，握着酒杯不说
话。

唐鹏却似乎完全没有意识道，
继续说着，“我跟你说，君君读大学
的时候就全校闻名，这追她的人可
真是多了去了，不怕你不信，就连我
们老师都有看上她的。君君不但人
长得漂亮，这功课也是呱呱叫，年年
一等奖学金，就我们那个时代，一年
5000，5000元奖学金，吓死人吧。”

苏珊嗯了一声，不服气道：“那
你太太就没有什么缺点，总不见得
她就是天下第一了吧？”

唐鹏一边满嘴嚼菜，一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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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音：shēn

谐音：申
释意：1 .繁茂旺盛，生生不息，同样具有“野火烧不
尽，春风吹又生”的寓意。

2 .众多的样子。
用法：1 .甡，众生并立之貌。———《说文》

2 .甡甡其鹿。———《诗·大雅·桑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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